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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式电影《我11》5月11日上映

王小帅：那年我十一
许多年之后，王小帅导演面对记者，仍能想起11岁自己见识

杀人逃犯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贵阳是西南边陲一个典型
的“三线”小城，他们举家从上海迁徙至此，为的是响应“备战备荒
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如今，那个只瞥了王小帅一
眼的杀人犯被搬进了他的电影《我11》，还有了更多的故事。

“你的11岁关我什么事？”日前，在一次私人聚会上，周立波
放下喝干了的红酒杯，言辞激烈地抨击《我11》的片名。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王小帅承认，这部电影确实有着浓重的自传性质，
但他也念叨着要记录那个快被大众遗忘的“三线”故事。

C22版-C2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林

1966 年，王小帅出生才几个
月，就跟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
从上海来到西南的贵阳乌当区新
光厂。王小帅的母亲当年 28 岁，
是上海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劝我
妈妈过去，除了为国家做贡献外，
还有空气好、吃得好、山清水秀等
理由。当时爸爸已在上海戏剧学
院有了稳定工作，但他最后还是
辞掉工作做出牺牲跟着去了贵
阳。”来到新光厂后，爸爸由于专
业对口调到贵阳市京剧团，一周
才能回一次家，于是王小帅印象
中的童年就是和妈妈、妹妹生活
在一起。

《我11》中男主角王憨的妈妈，
王小帅最初想找《青红》里的女主

角高圆圆饰演，但他实在等不到高
圆圆长得像妈妈的那一天。后来
找到闫妮，一方面是因为她和王小
帅的妈妈长得有点像，另一方面是
王小帅从闫妮身上看到不一样的
气质。“大部分对她的印象是《武林
外传》中的老板娘，但她的喜感是
被环境烘托出来的，要演十一二岁
孩子的母亲，她也非常合适。”

《我11》中的妈妈非常严厉，有
时会体罚王憨，这让闫妮一开始有
点不适应，对此王小帅表示：“那个
时代的多数妈妈教育方法就是这
样，加上厂里的工作很繁重，他们
在陌生的大山里很少和本地人交
流，又回不去上海，没法像现在的
母亲那样溺爱孩子。”

一出生就“支援三线”

《我 11》的前半段讲述的都是
王憨和伙伴们的童年生活，电影
里展示了很多属于哪个年代的细
节，譬如电影里无处不在的号声、
白衬衫、红领巾、弹弓，他觉得这
些东西不仅是自己的童年，也是
生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
的集体记忆。剧组拍摄时原本要
回到贵阳的新光厂原址取景，由
于房地产开发导致场景变化很
大，后来剧组在重庆万盛区找到
一家废弃工厂，复制出和童年记
忆差不多的场景。

谈到自己的童年，王小帅说，
“那时候的工厂就是个小社会，孩
子们的生活中只有家属区、学校、
工厂和大山。工厂我们很少去，大
部分时候就是三点一线。”生活单
调乏味、却也无忧无虑。当年看电
影《大浪淘沙》里有四个志同道合
的兄弟，王小帅和小伙伴们也学着

“喝水结义”。于是，《我11》中男主
角王憨也和三个小伙伴组成了一
个小团体。王憨正直老实，因为广
播体操做得好被老师选为领操人；
小老鼠机灵调皮；小眼镜书呆子气
重；当然还有九把刀所说的“每个

故事都有的那个胖子”。刘文卿、
钟国流星、楼逸昊和张珂源这四个
小演员从几百名小孩中被选中，在
王小帅的指导下回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

都说孩子的戏份是最难拍摄
的，但在王小帅看来，无论是哪个
时代，十岁左右的孩子都有着共
性，“他们还没形成很强的自我意
识，除了玩的游戏不一样，在一起
的感觉都是差不多的。”重庆的那
个废弃工厂离市区很远，导演也让
所有剧组成员将 iPad、mp3、手机全
部留在了城市。

几个月后，小演员们透出的本
性就和 30 多年前贵阳山区里的伙
伴们几乎一样，除了时不时要纠正
他们口头禅，“有时候他们演得兴
起，突然会来一句‘哇塞’，那个年
代的孩子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
除了孩子们当了几个月山里的野
孩子，连在片中扮演男配角的乔任
梁都说感觉自己回到了 70 年代，

“我在剧组一个多月没用手机，那
地方也不能上网，拍完戏后我就去
爬山、钓鱼，电影拍完我钓的鱼估
计都有十几斤了。”

与小伙伴“喝水结义”

《我11》的后半段，杀人犯的出
现让故事从温馨走向了残酷。11
岁那年王小帅在河边看到警察抓
捕杀人逃犯，是这个情节的出处。

那一天王小帅和小学同学正
在河边玩耍，突然有个人从山里面
跳进河里，接下来就是枪声和漂在
水上的子弹，“逃犯被吓坏了，当时
就被抓住，民警拿枪托砸他，围观
的小孩也去踢他。我躲得远远的，
但杀人犯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这一
刹那给我很深的印记，心里就弥漫
出说不出的感受。”

片中为杀人犯设计的背景故事
几乎都是虚构的，但王小帅觉得那样
的故事，在那个年代肯定发生过。片
中，王子义的妹妹想离开厂里回上
海，但在办理调离手续时被某部门负
责人凌辱，哥哥为替妹妹出气情急之
下误杀了重要人物，成为当时“最令
人恐慌的一条新闻”，打乱了新光厂
三点一线、平淡压抑的日子。

影片结尾，杀人犯被绳之以
法，但王小帅却用很长的篇幅展现

王憨和伙伴们追着刑车跑，这场戏
和他自己当年的经历几乎一样。

“从记事起，就有刑车经过家门
口。第一次跟着跑是七岁的时
候。但我一直没到过真正的刑场，
一到荒地后就很害怕，只有比我们
大的孩子才要去真正目睹这个刺
激。”王小帅回忆起这段经历还心
有余悸。

事实上，在《青红》中王小帅也
拍摄过杀人犯上刑场的场面，他说
自己对这个社会人类学命题非常
好奇：“相信每个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出生的人都看过死刑犯被押赴
刑场，一大堆人追着去看枪毙人
吧，现在这种现象很少了，当年我
们为何痴迷于这种形式？”《我 11》
的最后，男主角王憨最终没有跑到
刑场，王小帅说：“当时我以为是太
小，跑不动，后来有朋友点醒了我，
是因为内心害怕和恐惧。电影的
力度在最后，希望成年的观众能有
所思考。”

（下转C23版）

遇见杀人犯，喜欢追赶刑车

▲1979年，
王小帅（右一）
终于实现“被带
走”的愿望，全
家离开贵阳，去
了武汉。这年他
13岁。

◀1992年，
王小帅（右二）
全家福。其时，
他已进入福建
电影制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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